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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那时，洛川塬上的土地贫瘠，用水靠天，信息
闭塞，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文化生活更加贫乏。村
里的女孩没出过远门，也不上学，识字很少。自从
知青来到村里，给生产队带来了勃勃生机，寂静的
村庄活跃起来，白天大家下地劳动，晚上回村读
报、学习，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四年多时光中，我
们学会了各种农活，脸晒黑了，手上长满了老茧，
变成了真正的农民。村里的老乡们也更新了观
念，增加了见识，学会了一些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我们四个女知青爱说爱笑，大胆泼辣，刚开
始与村里的女子们接触时（“女子”是当地对未婚
女孩的称呼），她们羞涩扭捏。由于我们都是同
龄人，每天一起在地里干农活，除草、间苗、割麦
子、收玉米、绑烤烟……女子们干起活来手脚
麻利，轻松快捷；除草时，她们手把手教我们如
何拿锄头，如何迈脚、蹬腿巧用力；间苗时，教
我们如何巧用力拔除多余的苗；割麦子时，更
是从磨镰刀、收割、捆麦子样样教起。然而，女
子们干完自己的活，稍事休息又返过头来帮我
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劳动，大家慢慢熟悉
起来。每逢下雨天和农闲时，村里就组织学习
或开会，女子们总是与我们挤在一起，她们教

我们纳鞋底、上鞋帮、纳箅盖、编草帽、剪窗花
……我们教她们识字、唱歌、跳舞……

农村生活十分单调，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自从我们知青来到村里，知青大院就成了村
里的活动中心。当时村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村
里的女子们自然是培养对象。一开始女子们唱
歌张不开嘴，更羞于在人前表演，但她们会扭秧
歌，我们互教互学，排演节目，村里的文艺宣传办
得有声有色。女子们在与我们的交往中，对文化
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她们积极参加识字班，经
常到知青大院来看报纸、认字，三四年光景，她们
也能看一些新闻了。

下乡头一年，夏秋收割时节，每天劳动回来，
走到村头的大涝池时，我们几个女知青都会挽起
裤腿，赤着脚走进水池清洗，村里的女子们却站
在池边嘀嘀咕咕地捂着嘴笑。我们莫名其妙地
问：“为啥笑？”她们开始不说，到了只有女同胞的
时候才说：“当着汉子的面光脚露腿多羞人！”“汉
子”是当地人对男人的称呼。我们这才恍然大
悟，满不在乎地说：“这算啥，在城里，夏天女人穿
露胳膊、露腿、露背的游泳衣在游泳池里，男人女
人都在一起游泳呢。”女子们听后连连摇头说不

信。夏天，天气太热，我们四个女知青趁着夜色，
穿上泳衣下到涝池里游泳，我们嘻嘻哈哈的笑声
惊动了村里人，第二天成了村里的一个大新闻。
还有一次，村里有个女子随我回西安，我带她去
洗澡，她竟然不脱内衣进了澡堂，我给她做工作，
她也不听，她说：“脱光了多羞人？”最后只好由着
她穿着衣服洗澡。三年后，耳濡目染，女子们也
照着我们的样子，挽起裤腿下涝池洗脚洗腿了，
只是看见汉子们过来，就赶紧上来拉下裤腿、穿
好鞋袜。

知青来到村里，特别是我们几个女知青和男
知青一样，每天都在大田里劳作。老乡们都赞不
绝口。慢慢地，妇女出勤越来越多，村里还开辟
了妇女试验田，由知青高燕任组长，有种植经验
的妇女为骨干，在村里积极开展科学种田，当时
种了棉花两亩，还种了海南玉米和各种蔬菜。

洛川塬上极度缺水，村民们很少洗衣，棉袄
棉裤上没有罩衣罩裤，只能每年拆洗一次。女子
们看我们经常换洗衣服，干干净净，也跟着做罩
衣和罩裤穿。那时村里人从不刷牙，女子们看到
我们早晨起床后先刷牙，很是稀奇，我们告诉她
们刷牙的好处，教她们如何使用，在我们的影响
下，女子们也尝试着刷牙。当我们回城时，都将
牙粉、牙刷当作礼物，留给了女子们。

如今，村里当年的女子们都已出嫁。2005
年，我们知青相约重回第二故乡，村里的那些女
子们听说后，从四面八方也赶回村里与我们相
见，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

村里来了女知青

乡 人 娱 乐
□张朝林

我喜爱娱乐的细胞是在母亲怀抱孕育
的。盛夏晴朗的夜晚，月亮初上，院头的桂花
树开始飘香，母亲搂着我，一边看月亮，一边给
我讲故事。

上学后，娱乐的梦不断膨胀，母亲的故事有
限，遇上了满肚子经纶的三爷。那是在一个午
休的田埂上，一堆子人围着三爷，不时爆发出笑
声，好奇的我挤进人群，原来是三爷在给大家讲
三国，听得我合不拢嘴，从此我找到了娱乐知
己，成了三爷的跟屁虫，总是磨着三爷讲故事。

乡村里的娱乐场子非常少，队上劳动小憩
的时候，有时候上演嫂子们和堂弟们的娱乐大
戏，笑得大家前翻后仰，我们小屁孩羞得个个脸
红，躲得远远的。最期盼的是乡村轮回放电影，

那是相邻村子共同的大喜事，也是宣传政策、安
排农活的场子，银幕一挂，发电机一响，大队部
院坝就是黑压压一堆人，待放映员对好银幕，村
支书就拿着话筒讲话，完毕就播放“新闻简报”，
之后才是“正片”。一部影片，这个村放完就轮
到下一个村，大家没远没近地赶场子，一部电影
看到台词都能背下，也不嫌厌烦。

不知啥时候，一个叫有线广播的黑碟子走
进了千家万户，从此都是娱乐场所。免费领取
一个黑碟子，安装员选准一个地方，钉死，接上
天线，又引下一根地线，挖一个小坑，插牢，浇
一窝水，天地之合，广播就响起来了。每天早、
中、晚准时开播，有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当地
新闻，穿插有广播剧、评书、歌曲演唱，我们全

家人都爱听广播，再忙我们都在听完广播才上
工，下午早早放工听广播，生怕落下一期评
书。最讨厌的是刮大风、下大雨、闪强电、响炸
雷，要么广播天线被大风刮断，好几天听不到
广播；要么一闪电，广播就“呲呲啦啦”听不清，
或者天线冒火花，黑碟子冒青烟，一股胶味，广
播匣子烧了，自己掏腰包买。我家的黑碟子就
烧坏了好几个，平时只抽旱烟舍不得买纸烟的
父亲，却舍得掏钱买广播匣子。

一日，父亲揣回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小匣
子，安上蓄电池就能播放，有好几个频道，带在
身上，想啥时候听就啥时候听，方便多了。小匣
子成了父亲的宝贝疙瘩，谁都不能动，父亲带着
小匣子领着我们上坡劳动，小匣子一打开，一边
劳动，一边听，快乐多了，也不累了。

有线广播和小匣子，热闹是热闹，就是只听
到声，看不到影，幻想着家里的黑碟子能看影片
就好了。20世纪80年代初，会计五爷扛回来一
个黑匣子，黑匣子上有两根长长的线，从后面引
出天线，绑在竹竿上，满院坝晃，直到黑匣子出

了人影和声音，竹竿就固定下来了，这是村子里
第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全村炸窝了。
大爷最奇怪：“那么小的匣子里钻进去那么多
人，还能说说唱唱？”每晚，五爷把电视机在院头
摆放好，调好信号，乡亲们都赶来看电视，人头
攒动，我们早早占领了要地，《西游记》《封神榜》
都是从五爷的黑白电视机看的。

啥时候五爷的电视机从院头搬进屋的时间
记不清了，只记得家家都有电视机了，户户都成
了温馨的娱乐场。夏天，摇着电扇，品着清茶看
电视；冬天，坐在床头上嗑着瓜子，烤着火赏节
目。更新换代的电视机悄悄走进来，笨匣子换
成大荧屏，大荧屏换成挂式智能彩电，想看啥看
啥，想听啥听啥。

新时代的乡村成了一个幸福、快乐祥和的
大舞台、大娱乐场所，各村都有文化大广场、百
姓大舞台。每到节日，男女老少的村人们自编
自演的节目登上百姓大舞台，舞出百姓的心
声。舞台上的乡村，青春婀娜，舞台上的中国，
东方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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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养俊

写 字 老 头
小区旁有一栋五层楼，一直为经营商所用，

先是经营体育用品，后来是一家羊肉泡馍馆，再
后来又有人租用经营服装。老板换来换去，营业
员也走马灯似的，唯一没变的是楼前看守停车场
的那个老头。

老头瘦小，皮肤黝黑，一年到头穿一身黑衣
服、黑布鞋。看老头的样子像是农民，可是装束
整洁程度又不像是纯粹的乡下人。因为这个矛
盾，我一直琢磨老头的真实出身。

老头说一口地道的关中话，见熟人脸上满是
笑容，离得近了还会问声好。我关注这个老头，
是因为他每天都练习写毛笔字。老头早晨起得
早，先是打扫停车场及周围卫生，打扫完后，就坐
在一块石头上抽烟、喝茶，这套程序进行完毕，就
开始练毛笔字了。

老头的一个红塑料桶里装的自来水，用
的笔则是一把废旧的小拖把，纸就是停车场
的水泥地板。老头写字很认真，常常是左手
拿着字帖，右手握着拖把，写完一个字停下
来，上下左右看一会儿，再写第二个字。有时
候不拿字帖，一口气写完一副对联，或者一首
唐诗宋词，最爱写的是毛泽东的《红军不怕远
征难》和《咏梅》。

我因为喜欢书法，也没有什么事干，看见他
写字就凑上去看，时间长了就和他认识了。

他问我：“你也写字？”
我说：“不会，就是喜欢。”
他说：“你谦虚，一定比我写得好。”说着，就

把拖把往我手里递，让我写。
我说：“我真不会，你快写，我学习。”

他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从这以后，我每次经过停车场都要和他打招

呼，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和他聊几句。
一个阴雨天，我刚出小区就听见高亢的秦腔

声，循声走去，发现写字老头在他的小房子里听
秦腔。他侧着身、歪着头，一只手还在腿上打着
拍子，神情非常专注。

发现我后，他立即站起身让我进屋，我看地
方太小，就说有事要走。他说：“地方小，放不下
你这大人物。”

我这人就怕激将法，听他这么一说，就进了
屋子。他按我坐在了椅子上。我不好意思，要站
起来。他用力压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坐着听戏。

我问他：“你是不是爱听戏。”
他说：“我们农村人都爱秦腔。”
我说：“我也爱秦腔。”
他说：“这就好，那咱俩说的话就多了。”
我问他：“你会唱吗？”
他说：“会吗，会唱得多了。”
我说：“那来一段，我听听。”
他说：“今天不行，这戏匣子是人家张梅的，

人家一会儿就来拿咧。”
“张梅是谁。”
他的脸红了一下，说：“就是咱这儿扫马路的。”

说完又补了一句：“那人才爱戏呢，唱的美得很。”
我们正说话时，他忽然向门外看去，原来一个

中年女人打着伞出现在小屋门外。他说：“西安地
方邪，说谁谁就到，你看，人家要戏匣子来了。”

中年女人面带微笑，说：“不急不急，爱听就
多听会儿。”

他说：“快了，这段听完就给你。”
他们的对话告诉我，这中年女人就是张梅。

女人看着很面熟，也许我在大街上遇到过。
不久后，我去青岛、威海、烟台转了一圈，回

来后发现写字老头不见了，接替他的是一个 60
多岁谢了顶的胖老头。

我问胖老头：“写字老头去哪了。”
胖老头说：“回老家了。”
我很失望，顿时觉得停车场很冷清，转身向

公交车站走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了张梅。
我向她问好后，就打听写字老头的下落。
张梅的脸忽然阴沉了，她说：“孙师病了，被

女子接回老家了。”
我知道张梅说的孙师一定是写字老头，于是

急忙问：“孙师得的啥病？”
张梅说：“血压高，听说是脑梗，左腿有些不

灵便了。”我说：“咋这么快？我走的时候还好好
的。病了不在西安看，回老家做啥哩？”

张梅说：“你不知道，孙师女人死得早，跟前
就一个女子，三年前也出门了，去年生了个娃，家
里事情多，顾不过来，嫌西安没人招呼，就把他大
拉回老家去了。”

张梅的话终于让我知道了写字老头的所有
情况，心里莫名泛起一阵忧愁。我问张梅孙师老
家在什么地方？村子叫什么？

张梅说：“我只知道孙师是麟游人，具体啥村
子不知道。”

这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写字老头还在
停车场的水泥地上写字，写的还是毛泽东的《红
军不怕远征难》，字体很像毛泽东的草书。

□□鱼鸿鱼鸿

木耳树的夏天木耳树的夏天

露天电影似美酒
□李淑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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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好像过得
很快，一场接一场
的小雨将夏天的炎
热冲走，带走了焦
虑和不安。原来秋
天又匆匆的来了，
北方的秋总是太匆
匆，树上的叶子一
半绿一半黄，街边
的花悄悄低下了
头，征兆着山河忽
晚，人间已秋。

中秋并国庆这
个秋天的“红”又加
了一份别有的味
道。传统节日与祖

国的生日共贺，人们在夜晚举杯邀明月
慰勉相思，又在清晨对着五星红旗祝愿
伟大的祖国。这个秋天既是婉约抒情
的，也是明媚热情张扬的。

人们都拥簇着出门，在这秋高气爽
的金秋，去看那些未看的世界。有人在
橘子洲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有
人在天安前看升旗，迎接晨曦中那一抹
中国红；有人在云南古城追寻历史的味
道，生活的气息。在追寻未知风景的道
路上，人们也在找自己、抛包袱，当一个
平凡的看客。别样的过节方式是传统
与创新的碰撞，让每个人体会到自由的
和谐是多么珍贵。

有人在秋风中学会释怀，有人在秋
雨中学会独立，有人还没来得及分别，
见面就已经难上加难，有人在秋风中爱
了又爱，有人在秋天中寻找自由。杜甫
在秋天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也有刘禹锡写下的“自古逢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天没
变，变的是看秋的人。秋天的节日变
了，它不再只是对月相思贺团圆，科技
变革，人与人隔着屏幕也能天涯咫尺。

热腾腾的红薯、芳香四溢的板栗气
味，充满着大街小巷。你看孩子们手上
红彤彤的糖葫芦，都是秋天的气息。那
些还没来得及说的话，让秋风替我告诉
你吧。那些还没说出口的思念，就化作
一滴滴秋雨落在泥土里，那些还没有走
过的路，就在秋天中慢慢去探索吧！

在我家房后，有一
大片木耳树，它们几乎
占领了大半座山。

自我记事起，这些木耳树就高大粗壮，直入
云端。春天，木耳树发芽了，细细的叶子，绿中略
带微黄，看着十分娇嫩，猪却不怎么爱吃，有时为
了省下玩耍时间，我们撸些低处的叶子放在猪草
下面滥竽充数。夏天，林子里绿叶蔽日，是个纳
凉的好去处，我们带着作业佯装在同伴家写作
业，实则在林子里疯玩。秋天，满树满地的橡子
吸引着小松鼠在林子里窜来窜去。童年的日子
就这样追逐着小松鼠的影子，消失在无边无际的
林子里。冬天，我们在林子里拾柴火，累了就躺
在厚厚的树叶上晒着太阳，看着蓝蓝的天空，憧
憬着山外面发生的那些新鲜事。那时，我们总忘
不了发誓，总有一天，一定要到山外去看看。

十几年后，我如愿以偿，上大学并留在山外
面工作，每年回去一到两次，木耳树依然占据着
房后那一面山，而我再也没去过林子里。它像
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原处，默默注视着像我一
样在外漂泊的游子们。

今年夏天，我和往年一样回去看望越来越
老的母亲和身体越来越差的父亲。房后面的木
耳树更加葳蕤，上山的路已被木耳树侵占得只
留下一道细线，站在院子里，我再也分不清我家
房后这座山的山脊在哪儿，也看不到原来那些
比它更高的山。多年的退耕还林和农村人口的

不断减少，让树木得到了休养生息和更好地生
长繁衍，房后的好几面山连成了片，已全然分不
清原来的沟沟壑壑和连绵起伏的山峦。

有天下午，我将父亲扶坐在轮椅上，推着他
在公路边散心。公路上的车很少，除了几辆摩
托车急驰而过。父亲脑血栓后有些失语，我只
能推着他看看沿路风景。本想沿着公路去几户
邻居门前转转，可走了近一公里路，都是铁将军
把门，没有一个邻居在家，也许邻居们都在外面
打工或帮儿女看孩子没回来吧。

推着父亲转的时候，上来了一辆带护栏的
大货车，我问父亲：“村里还有人养猪吗，这车
上来收猪？”

父亲指了指山上的那片木耳林，艰难地说
出了两个字：“树皮”。

不一会儿，刚才上去的那辆大货车下来了，
停在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公路上。车的后斗已装
了十几捆木耳树皮。

车上下来几个人，将台称摆好，邻居已从山
上将整捆整捆的树皮拖至山下。

从他们聊天中得知，这树皮现剥现卖，1.3
元一斤。听说邻居家两口子因孙子放假带孩子
回山里避暑，刚好有收树皮的，就上山剥了两
天，剥了将近 2000多斤。儿子飞快算着，说：

“妈妈，那就是2000多块钱呢。”
看这树皮的厚度和卷的层数来看，应该是

10年以上的老树皮。收树皮的人和邻居交流
着割树皮的经验。剥树皮要拿斧头从树的最低
枝丫处横着割一圈，然后竖着割一圈，再慢慢从
树身上剥下，就是一整张树皮；斧头要随时别在
身上，不能往地上丢，否则落在树叶里就找不到
了，影响剥树皮的速度……

我问收树皮的人，木耳树学名是什么。他
说叫栓皮栎，是橡子树的一种。

我又问，收这树皮可以干什么。他说造汽
车轮胎时，需要添加一种耐磨剂还是黏合剂，而
木耳树皮是最好的添加原料。因他们是外地口
音，我最终也没听清木耳树皮究竟能干啥。

不大一会儿，树皮过秤完毕，装车、付款，满
满一车树皮在轰轰隆隆声中被拉走。卖树皮的

邻居和我寒暄了几句便揣着钱走了。
刚才还十分热闹的公路现在寂静了下来，

只留下我还在公路上站着，看着那早已不见踪
迹的大货车。

木耳树是我们对它的昵称，因此树点上木
耳菌种后长出的木耳个大，肉肥厚，口感嫩滑而
得名。小时候，大人们每年冬天都要到山上去
搜林（就是把长得不好的、密集的、不需要留下
长大成才的树砍掉），搜回来的杂树、灌木，有的
当柴火烧，有的留下做棚子的小梁，而搜回来的
木耳树如果直径超过 10公分，就把它锯成 1.5
米左右的短桩，码放在院子里。到了春天，买来
菌种点上，然后放在野草茂盛的荒地里让菌种
发酵。经过春夏两季雨水的潮湿作用，菌眼旁
边开始长出小小的木耳，这时就需要给木耳桩
搭架。一场雨水过后，木耳如雨后春笋般咕咕
往外冒。雨一停就要赶紧把木耳摘下来，否则
太阳一晒木耳就又缩回去了，影响下次再长。

天渐渐暗了下来，一阵吆喝声响起，野猪又
到邻居门前的自留地拱玉米棒子了，邻居又开
始了一晚上的赶野猪工作。月亮还没爬上山
头，山后的木耳树与夜浑然一色，周围静得可
怕，我隐隐听到木耳树抽泣的声音。

晚上，儿子问我：“树剥了皮还能活吗？”
面对儿子的提问，我没有回答，我也无法回

答。只希望那些陪伴我长大，给我带来无限欢
乐和回忆的木耳树能青翠常绿。

我的家乡在渭河平原北
部，那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小县
城——富平。富平因“富庶太
平”之意而得名，小城虽不大，
却拥有近八十万人口，且山川
秀丽，故而自古就有关中名邑
的美称。

人人都说家乡美，而我如
今也大抵是在长大离家，成了
一名常年漂泊在外的寄客后，
脑海中对家乡的轮廓才有了
更深刻的勾勒。尤其是家乡
那条带给我无数快乐童年的
石川河，最是让我怀念。

童年时期，每每酷暑夏
日，我与玩伴们就成群结队
地跑去石川河，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丢石子，抑
或是凑成一群在岸边嬉戏打闹。而一旁清澈无
瑕的石川河静静地在我们身边流淌，像是一面
镜子，把我们成长中的童趣映照得是那样真实
和清晰。那时，石川河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利用，
只是一条无声的河，是来自大自然最直接的恩赐，
像是一条母亲河，默默无闻地滋养着家乡的每一
寸土地，哺育着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

如今，石川河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了，家乡傍
河建起了富平县石川河国家湿地公园，石川河的
模样显得更加端庄素雅。依北而建的公园、姹紫
嫣红的绿植、郁郁葱葱的树木、涌动不息的喷泉、
垂柳依依的凉亭……傍晚，人们都喜欢骑着电动
车赶往这里或散步游玩，或欢声笑语，享受着属
于他们的怡然自得。

落日余晖时，映入眼帘的景色最是令人心旷
神怡。西沉的太阳缓缓将石川河的芦苇花浸染
成金色，微光倾斜着洒落在水面，泛起星星点点
的光芒。岸边的芦苇塘里，一群大白鹅展着双翅
在清澈荡漾的河面上戏水，洁白的羽毛在霞光的
照射下闪着金光，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喜欢坐在河堤边的长椅上，戴着耳机，听
一曲柔和的音乐，安静地望向远方，感受人与自
然的交相融合。我常常会在这里歇坐许久，直到
暮色已至，等风中夹杂出几丝凉意，才会依依不
舍地离开这片被金色阳光包裹的美丽水乡。再
次骑上电动车，感受着河面吹来的丝丝凉风拂过
肌肤胳膊，一切温柔且不躁动。我不禁长舒一口
气，感叹家乡的美好！

今朝回首，明日期盼。贺知章在《回乡偶书
二首》中写道：“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
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确如
此，家乡的河永远是我最熟悉的记忆。

晚饭后去公园里散步，看到有人在一起看
露天电影，立刻勾起我儿时在部队家属大院看
露天电影的回忆。那时的情景历经岁月的沉
淀，依旧暖暖地埋在心灵深处，恍如昨日。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家周边的三个部队家
属大院经常不定时地轮流放映露天电影。每次
去看电影我和小伙伴们都非常兴奋，就像是赶
赴一场盛宴。

那时的露天电影，从来没有贴过海报告知，
但是放什么电影的消息总是像长了翅膀一样，
提前一天就家喻户晓了。放映的当天下午，放
映员早早就在广场上支起两根木桩，中间绑一
块大银幕，就等夜幕降临开始放映。每到这一
天，大人们下班回来顾不上歇息，赶着全家人的
晚餐，袅袅炊烟也比平时更早一些。小伙伴们
放学都是跑步回家，放下书包，搬上小板凳，跑
到银幕前抢占最佳位置。有时也会先用几块砖
头占个位置，经常是为了守住阵地，饭都顾不上
吃。大人们早来的自然有好位置，晚来的就只
能在后面了。人太多时，有时还会到银幕反面
去看。看不见的就站在凳子上，小一点的孩子
还会骑在大人的肩膀或脖子上看。

电影开演前，广场上热闹非凡。大人的说
笑声，孩子的哭闹声，以及不远处传来的狗叫
声，此起彼伏。直到放映机打出一束强光照射
在大银幕上，吵吵嚷嚷的人才渐渐安静下来。
这时调皮的孩子总会趁着放映员向银幕对光的
时候伸出手臂，变换着各种手势，做着大灰狼、
小白兔、小狗等造型。

在大家的期待中，电影终于放映了。广场
上一片安静，观众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生怕漏
掉精彩情节。那时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小兵
张嘎》《苦菜花》《闪闪的红星》等，常常会随着电
影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心情跌宕起伏，看到
精彩处，还会忍不住大声叫好。

电影结束了，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场回家。
而电影中的精彩内容，会成为第二天大家茶余
饭后的话题，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也会背得滚瓜
烂熟。那时，电影中潘冬子、张嘎、海娃那些赴
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小英雄形象，让我记忆深
刻，从小就让我对他们产生崇拜与敬佩。

儿时的露天电影很让我痴迷，前一天晚上
在这个家属院看了，第二天兴致勃勃地还会去
另一个家属院看。那些看过的电影，让我的童
年生活变得丰富而美好。如今，露天电影因时
代变迁基本消失，可它在我内心深处，已成为一
种醉人的回味，恰似一杯甘醇的美酒，年代逾
久，回味悠长。


